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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已形成。而蒋介石释放回南京
后，反共的野心不死。他没有停止“北和
南剿”的预定目标，鄂豫皖“清剿”与反

“清剿”战斗仍在进行。
1937年初，红二十八军有三次产生

重大影响的战斗。
一是2月上旬的“啄立山战斗”。啄立

山位于麻城县西北约15公里。这次战斗，
是红二十八军在1937年首次取得歼敌一
个营的重大胜利，给刚调入麻城不到两
个月的西北军嫡系第三十三师以迎头痛
击。
二是3月中旬的“王通战斗”。王通，

位于黄安、麻城交界处。此战，是高敬亭
亲自指挥的兵力最多的一次战斗，红军
集中主力，消灭了强敌西北军两个营，击
毙其团长一名。这一仗，还从整体上调动
了敌手，体现了高敬亭将分散作战与集
中歼敌相结合，必要时集中兵力作战，给
敌以重创的军事指挥艺术。

三是“接天山战斗”。接天山，位于黄
冈、麻城、罗田三县交界处。接天山激战，
历时一个多星期，共消灭300余名敌人。

在啄立山、王通、接天山这三次战斗
之后，蒋介石认为大别山革命根据地的
革命力量已直接威胁到国民党南京总统
府，于是从1937年4月开始，对鄂豫皖根
据地实行最后一次秘密大“清剿”，妄想
把红二十八军一网打尽。到7月，这“三个
月清剿”成为红二十八军成立以来面对
的最凶狠的一次“进剿”。鄂豫皖边游击
区的形势急转直下，进入了三年游击战
争最困难的时期。

当时，国民党从武汉调来第二师布
置在黄冈、浠水、新洲、罗田一带，调来新
编第三师去孝感、礼山一带接替一O二、
一O三师(这两个师，是云南省、贵州省善
于山地作战的部队)，做机动部队。又将东
北军五个师调到平汉铁路以西地区，调
卫立煌八十四师去潜山县、太湖县接替
十一路军，将十一路军调到山区修筑碉
堡。除了这些主力部队外，又调十多个保
安团，包括原二十五路军三十二师追击
部队和地方反动武装在内，共有200多个
团、30多万人，对我红二十八军采取疯狂
的“追、堵、围、剿”。

“三个月清剿”开始时，高敬亭率红
二十八军主力正活动于鄂东北地区。军
部位于黄安七里坪西北天台山地区。由
于红二十八军处于敌后，又与中央失去
联系，对于敌人大规模的“清剿”准备了
解得甚少，对情况变化估计不足。因此，
无论在思想上还是物资上，红军对
粉碎敌人“三个月清剿”准备不充
分，也难以充分准备。
高敬亭获悉敌人“三个月清剿”

计划后，见敌军来势汹汹，为避其锋

芒，决定分散行动，将刚集中的部队分
开：让二四四团一营长杨克志、营政委曹
玉福率一营与新二营西进平汉路附近活
动，与鄂豫边桐柏山红军游击队接头，将
鄂豫皖斗争扩大到桐柏山区，主要任务
是牵制敌人和了解敌情；令林维先、胡继
亭率特务营和手枪团三分队再次下平
原，到东南方向的黄冈大崎山一带活动，
主要任务是筹集钱、粮、子弹、医疗器材
和药品；要求各便衣队注意隐蔽，掩护群
众，尽可能保存实力，等待有利时机进行
反击；他自己亲率手枪团一、二分队去鄂
东北道委活动的光山、罗山一带检查工
作。
红二十八军二四四团副团长林维先

率领特务营和手枪团三分队共约400余
人，于4月间行动到黄安县第三区潘家河
地区。
林维先，1912年9月8日出生于河南

商城县南溪丁家埠(今属安徽金寨县)。他
17岁参加红军，先后任鄂东游击总司令
部特务营的连政治指导员、红二十五军
七十四师二二四团政委。1934年4月，皖
西北道委领导的红二十八军主力并入红
二十五军，留下红八十二师坚持斗争,年
仅22岁的林维先任师长。1934年9月，红
八十二师跟随红二十五军到英山县陶家
河，红二十五军搞“肃反”，林维先被打成

“第三党”，罚他到红二十五军经理处“苦
工队”抬担架、当挑夫，后在下骆山打粮
的战斗中，率领“苦工队”奇迹般的利用
扁担缴获了敌人100多条枪，还击杀了不
少敌人，随即担任以“苦工队”为骨干的
新编二一八团三营营长。在重建后的红
二十八军，林维先担任军部参谋、营长，
现在是副团长。他英勇善战，带领部队进
行游击作战经验丰富，但这一次，终因敌
强我弱，寡不敌众，吃了个败仗。

特务营和手枪团三分队到达潘家河
地区，被敌人一O二师两个团、一O三师
两个团、五十四师一部分和五个保安团、
县大队等地方反动武装约4万余人的兵
力重重包围。特务营苦战一昼夜，终于突
围，但损失很大。鄂豫皖三年游击战后
期，由于手枪团经常分散活动，特务营成
了取代手枪团的“特种部队”，战斗力很
强。作为红二十八军三支机动部队之一，
进行过许多重要作战行动，从来都是以
少胜多，自己损失很小，战绩亦相当出
色，可是这次特务营遭受到严重损失。战
后，又重建特务营。
在潘家河战斗中，雷伟和负伤，被送

到老君山茅草尖无人区秘密医院二分所

养伤。
老君山，属大别山南部支脉，位于鄂

豫两省交界处。这座山，范围约6 . 5平方
公里，主峰840 . 5米，是黄安县境内最高
的一座山。老君山东北与天台山对峙，南
1公里有小老君山，2公里有大兴寨，南偏
西2 . 5公里有兴寨，四周群山环绕，唯独
老君山为冠。其间，树大林深，人烟稀少，
道路崎岖，峡谷纵横。历来只有猎人和采
药者攀登，别无他人行迹。直到1930年鄂
豫皖革命根据地形成后，老君山便成为
中国工农红军的重要依托和红色堡垒。
后来，经过敌人多次“清剿”，实际已成无
人区。
说是秘密医院，其实条件非常简陋。

没有医药，就用盐水洗伤口，用草药治
疗。伤病员在深山老林中，没有房子住，
就在山沟里搭草棚子。粮食，主要靠便衣
队夜间运送，有时供应不上，就找些野菜
充饥。有时怕敌人搜山发现，不能烧火煮
饭，只能在山沟里喝点冷水。
后来，国民党反动派调一O二师对老

苏区深山“清剿”，因我医院二分所在一
个山洞中烧火做饭时冒烟，被敌人发现，
结果二分所三名工作人员阮竹清、张映
清、兰汉全部被捕。

当时，雷伟和在二分所养伤，不仅没
有工作人员照顾，而且还要自已赶快逃
命。雷伟和首先爬出二分所，再继续往山
里爬去。他使出全身力气，在无人区里爬
呀爬。没有吃的，就找野草、树叶吃；没有
喝的，就爬到山沟边找水喝。他爬了几天
几夜，终于爬到潘家河，找到了便衣队。
便衣队将其先后安置于杨家洼、周八家
一带(今红安县七里坪镇)村庄的群众家
中养伤。
雷伟和还算是幸运的。秘密医院二

分所那些不能动弹的重伤员就更惨了，
他们或被敌人打死，或饿死在无人区的
深山老林里。当时有一些重伤员，就是
1936年在黄冈大崎山战斗中负伤被送到
这里养伤的。

不料，雷伟和在杨家洼养伤期间，又
遇到敌人“摸鱼”。所谓“摸鱼”，是敌人

“清剿”的手段之一：对我隐蔽在大村庄
里靠群众掩护的便衣队和伤病员，采取
严格的保甲制度，实行五家连坐、保长负
责，经常利用半夜突然包围村庄查户口，
清查有无藏“匪”。如若发现一家“通共”，
五家俱杀。这一天夜间，敌人到杨家洼

“摸鱼”，雷伟和在一个“双面甲长”的掩
护下，才得以脱险。

(张正耀 编著)

记得有位诗人说过:熟悉的地方无风
景。这可能是对宋代词人林正大“静听无
闻，熟视无睹”的一种诠释。对此，我也感
同身受。
我生在霍山，长在霍山，听着霍山的

故事长大，但我对霍山的印象可能是“只
缘身在此山中”了。

“先有兰家坟，后有霍山城”，这是父
辈故事中，我记忆最深的一句话。很早以
前，在东淠河南岸的滩涂只有一户兰姓人
家，在此繁衍生息，开疆扩土。后来有一户
刘姓逃荒者到此，好心的兰家收留他们，
主仆关系很铁。主人死后，就葬在他拓荒
的田地中。受了兰家恩赐的刘老爹，每次
总是对犁地的儿子祷告一句:犁到兰老爷
坟边要留一犁。那意思是不要破坏了坟地
风水，让兰老爷安息，做人要懂得感恩。刘
家后代们照做了，年复一年的“留一犁”，
就“留”出了霍山城后来的雏形。

我对这个故事深信不疑，因为从现在
霍山人身上还能看到几千年前霍山人“耕
读传家，礼义济世”的影子。
霍山历史悠久，《幼学琼林》中记载:

黄帝画野，始分州邑。那时黄帝就封了霍
山的山脉为南岳，商周后期在霍山设置了
灊邑。灊，专指霍山，且沿用了一千多年，
灊邑也是全国最早的县邑之一。

灊邑当时很小，以兰家坟为中心，南、
北两条城河，东至幽芳河，西到柳林河，大
约4、5平方公里。到了汉代，霍山成了衡山
国，后又多次改名为岳安、开化、盛唐等，
叫霍山是从隋文帝开皇元年开始的，一直
沿用至今。从隋朝开始，霍山城也像“留一
犁”那样慢慢向外扩张，直到上世纪八、九
十年代霍山城发展到南靠南岳山，东接高
庙河，西邻柳林河，北临东淠河，面积有20
多平方公里。而到目前为止，霍山城已有
60多平方公里，把淮河的一级支流东淠河
及柳林河、幽芳河、落阳河等都变成了城
中河，把南岳山变成了城中景。

南岳山，也叫衡山，古时称天柱山，据
《史记.封禅书》记载，元封五年，汉帝登灊之天柱，祭祀并
敕封。门楣上“汉帝敕封”四个大字透着历史的沧桑，依稀
还能看到暗淡的刀光剑影，还能听到远去的鼓角铮鸣。晚
唐诗人皮日休还写了著名的《霍山赋》，明代文学家冯梦
龙登临后也留下了“龙去方池静，风高古洞迷”精美的绝
句。南岳庙门上镌刻狂草大师于右任的“小南岳”，而大门
两边又是于老乘龙快婿屈武撰写的长联，这些都成了庙
宇的点睛之笔，南岳山现在已是4A级景区了，每天游人如
织。

站在南岳山顶往下看，今非昔比，层林尽染，美丽而灵
动的霍山城尽收眼底，城在水上，河在景中，人在画里。
从南岳山下来路过山庄小区，这里原来是一个叫南岭

的村民组。这里有我童年的故事，记得上小学时曾和同学
来这里偷杏子吃，结果我被大黄狗追到了山坎下，手脚划
了几道血口子，而同学则被大黄狗截在了杏树上……南
岭成了我一生挥之不去的记忆，这里因“留一犁”，又由

“城中村”变成“城中间”了。
很长时间没来南岭了，今天一见着实令我耳目一新，

原先的“蜘蛛网”、“牛皮癣”、“小菜园”不见了。小区被“瓜
分”的路也让了出来，建成大小停车场4个，车辆停放整
齐。臭水塘注入活水，雨污分流，变成了“月牙湖”，湖上还
有零星的荷花，“亭亭出水中”。凉亭步道，奇石景观，健身
器材，新颖齐全，苗木花卉，四季如春。
我与一个正在健身的青年攀谈起来，他说:实施老旧

小区改造工程，把我家改造进了花园里。我问他:人还是那
人，为什么现在小区的面貌就改观了？他笑着说:再没素质

的人也不会穿泥巴鞋在地毯上走啊！
如果说好习惯是逼出来的，那么高素质则

是育出来的。走进五馆花园，漫步在廊桥上，我
被幽芳河路边一排“身边的榜样”所吸引，这一
排全是霍山籍的全国和省、市级劳动模范。幽
芳河路正是通往县政府的一条大道，这让公仆
们受到每日三省的熏陶！

作为城市的美容师，霍山城的建设者在
“面子”与“里子”上做足了文章。霍山古街老巷
很多，诸如文盛街、荷香街、桂花街、玉石街、澡
堂巷、龚家巷、一人巷、火神庙巷等等，无不蕴
含着霍山人的记忆，无不传承着霍山城的厚
重。
尹家冲小区原是“两不管”城乡接合部，曾

几何时变成“非遗巷”。走进一看，令人震撼，规
划设计者别出心裁，把霍山47项国家级和省市
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布展在巷子里，图文并
茂，让居民在休闲中了解博大精深的霍山文
化，原来国家级非遗——— 西路庐剧的发源地就
在霍山，这让我确确实实地感到自豪。

我印象中金融水电是两个小区，中间有道
围墙把它们分开了，这给居民生活的确带来不
少麻烦，双方也因此没少拨打“110”“120”，大
概是“让他三尺又何妨”的精神使然，双方后来
推倒了围墙，变成现在的金水小区。而金水小
区的另一头则是天辰养老院，住建部门把握这
一契机，把这个小巷又建成“孝心巷”。

孝心巷，清静干净，路面是透水混凝土，老
人走在上面安全放心，巷两边墙上是敬老故事
和爱心漫画，尽显中华孝文化的精髓，不论是
谁，走过路过，顿生孝义。
西镇南路则在美容师手下变成“霍山记忆

巷”，是一本活着的“霍山回忆录”。记忆巷上的
老旧照片，藏着光阴的故事，向路人不住地讲
述霍山城的前世今生，是喜是悲已无所谓，都
成了闹市里的过往，让人们在木心先生的《从
前慢》里感受这座小城的流年。
激流广场在东淠河岸边，已成网红打卡

地，我惊叹家乡人的时尚。傍晚时分凭栏西望，
落日余晖洒满东淠河，半江瑟瑟半江红，再现

“霍山八景”———“双山桃浪”的壮观。
霍山毗邻黄州，据《霍山县志》记载，苏轼被贬黄州时

经过霍山灊台，灊台的双山桃浪风景给苏轼留下了深刻
印象，不久他便约李公择来霍山游玩，还留下“我有同舍
郎，官居在灊岳”、“谁知大圆镜，衡霍入户牖”、“灊山道人
独何事，夜半不眠听鼓声”等十几首诗。苏轼见灊台石壁
酷似黄冈赤壁，便在上面写下“小赤壁”三字，后来“灊台
赤壁”成了“霍山八景”之一。而灊台赤壁的正对岸小山
上，有一个很大的墓地，墓碑上刻着“一任黄州居士、两游
赤壁名人——— 苏轼之墓”。是真是假？众说纷纭，苏轼墓到
底在哪？就连写《苏东坡传》的林语堂也不知道，成了千古
一迷。
霍山人崇尚文化，对三苏充满敬意，据《苏氏家谱》记

载，明弘治甲寅年(1494年)苏昶后人在霍山城中心建了一
所“三苏祠”，以供后人瞻仰。全国共有四所“三苏祠”，另
三所在四川眉山、河南郏县和浙江金华。现在全国各地闻
讯而来的人很多，霍山也因“东坡墓”和三苏祠而声名鹊
起。“中国 月亮湾作家村”、“仙人冲画家村”随之应运而
生。
霍山，一个名不

见经传的山区小
城，正在慢慢地发
生着变化，历史的
包浆，玲珑剔透；厚
重的文化，源远流
长；快乐的人们，向
善向好。

在无人区的红军伤病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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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入深秋，白天果真短了许多，还不到六
点钟，天却已经完全黑了。
一路上说说笑笑，不过二十几分钟我们

便从高速下了乡道。没有灯光相伴的蜿蜒山
路，格外黝黑宁静，路边的山林不停地在车
灯中闪过，神秘而又刺激，好在常走山路的
我对这样逼匝的行车视野倒也无所畏惧。转
过一道急弯，抬头一刹那，突然看到一轮还不
太饱满的皓月，高高擎在东边山顶的林梢，明
眸顾盼，巧笑嫣然，瞬间照亮了我心底夜的暗
黑，不觉就生出无限美好的情愫来。于是不假
思索慨叹道：“我俩这可真是踏月而来呢！”坐
在副驾的颖笑着应答，亦觉如是。
怎么不是呢？此时此刻，不只是当空的朗

月引着我俩从小县城匆匆抵达这僻静山乡，
还有一场文学盛会吸引着我们满怀热爱踏月
而来。
为了一份热爱与坚守奔赴于此的又何止

我们俩！
刚踏上二楼，扑面而来的就是远比想象

中还要热烈的气息，来自县内外熟悉或者不
熟悉的各地作家朋友们早已齐聚一堂，相谈
甚欢。可以料想，今晚的中国·月亮湾作家
村，必定别有滋味！

一
走进作家村的枕溪山房，我的视线不由

自主就被迎面木格屏风蓝色幕布上“溪月夜
谈”四个字吸引——— 好诗意的主题！不论是
山房的主人，还是今晚活动的策划者，想必
都是被如水的月色浸润过的，否则怎会想出
这样一个别出新意的主题呢？这让我不由自
主就在脑海中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

一条清澈的山溪自高山深谷潺潺而来，
在静谧的秋夜中低唱浅吟；溪畔绿树掩映的
是小巧的竹楼，不必精心布置，一切都只是
最质朴的样子。几杯清茶，一群灵魂有趣的
友人闲适地围着木桌而坐，沐着朦胧清幽的
月色或吟诗弄词，或诵文唱典。此时，清溪映
月，光影熠熠的溪面，升腾起的是淡淡的雾

气，是沁透心脾的醉心书香……
确实亦如是，今晚月亮湾作家村的枕溪

山房内，不就是这样一处弥漫着书香文气的
迷人之地么？看似简简单单的几张原木长
桌，以及随意摆放在桌上的精巧小糕点，无
不让人感觉轻松、温馨。一个“谈”字，更是一
下子就拉进了彼此间的距离，足见活动所倡
导的氛围基调主打的就是一个随意自在。用
这样别开生面的文化沙龙作为月亮湾作家村
六周年庆典活动的前奏再好不过了，因为大
家可以暂时丢掉一本正经，借助各种趣味横
生的形式，无拘无束地畅意演绎文化的丰富
内涵。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今
晚的月色因为有了诗文的渲染格外清幽迷
人！你看到那一轮自远古而来的皎皎明月了
吗？他是英姿勃发的美男子，白衣飘飘，仗剑
天涯，虽艰辛穿越千百年的广袤时空，但依
旧不减赤子情怀，予人千般热血万般力量；
她亦是娉婷袅娜的妙女子，裙裾轻扬，脉脉
含情，从唯美的诗词中款款而来，任你怎样
深情吟诵，也无法详尽她的浪漫与诗意。也
许就在某个瞬间，我们那颗沉睡多年的诗心
都被唤醒并长出轻盈的羽翅，扑棱棱一直飞
向窗外，飞进月夜.....甚至就连那一幅幅因情
因境即兴而作的书画，也都是被月色晕染了
的，因而便有了格外的风雅味道。

夜阑人静空山幽，一枕月色难入梦。闭了
眼，脑海里总有一轮历久弥新的朗朗明月，
它伴我恣意畅游唯美的诗词王国；睁开眼，
窗外是透着点点秋凉的清辉冷月，我借它轻

轻濯洗烟熏火燎的凡尘素心。
这难忘的深秋月夜啊，我与你一起迎接

将至的黎明……
二

清晨推开窗，满眼是如黛的秋山，耳畔有
林鸟的啁啾，微寒的空气透着山野清新的润
湿扑面而来，瞬间精神为之一爽。

与昨晚枕溪山房活泼有加的文化沙龙不
同的是，当日上午“淮河书院”的活动显得比
较正式，多是以诵读文学作品或者精彩片段
为主。用这样纯文学的形式来诠释作家或者
像我这样一位文学爱好者热爱文字的情怀，
我想该是最切合月亮湾作家村此次读书会的
核心主题了吧。是啊，文字原本就该给世界
呈现出最纯净本真的美——— 素简至极也清雅
至极！能够于喧嚣的尘世择一处僻静之所静
心品读文字、聆听文字，真的是挺享受的一
件事情。
当我有幸作为一名诵读者这样庄重地站

在众人面前时，说实话，内心突然就有那么
一点小紧张，在众多作家面前班门弄斧，对
于我这样一个资质平平、毫无建树的“小学
生”而言，自然免不了就多了几分卑怯之意。

好在此时此刻的我们，不论是学界大家，
还是籍籍无名之辈，都只是为了心中那一份
对于文学最为朴素的初心汇聚于此。在神圣
的文字面前，我们谁都是卑微渺小的，真正
能够让我们折服的是文学本身的无穷魅力。
站在这方小小的舞台之上，我们仅仅只想以
声传情，并藉此更加多元地分享自己在某一
个特定情境下的特定感受而已。

这样想着，瞬间也就释然了。
三

时值晌午，微风不燥，秋阳正好。行走在
作家村蜿蜒的小路上，如同置身于缤纷的画
卷中。
目之所及，遍野秋色，树树秋声。阳光下，

各种明暗交错的色彩何等悦目赏心自不必
说，单是那路边丛丛簇簇的覆盆子，就让一
众文友稀罕得不行。你看它们，一串一串点
缀在丛生的荆棘里，像是精雕细琢的红玛
瑙，更像是顾盼流转的秋的明眸，在浅浅的
秋阳里熠熠生辉，可爱至极！忍不住摘几颗
嚼嚼，酸酸甜甜的满嘴都是儿时的味道，真
好！
让我喜欢的，还有作家村石斛种植基地

那座小木屋，坐落在石径转角处的半山坡
上，四围是苍翠秀颀的竹林，林荫蔽日，光影
黯淡，给小屋增添了几分清幽雅致的意境。
木屋门前，有一方小小的泉池，隐约可闻流
水泠泠作响，池上笼罩着缭绕的雾气，曼妙
缥缈的乳白色“纱巾”一直“飘”至竹林深处，
也缭绕到我们的眼角、发梢，如梦似幻，让人
恍如身临人间仙境，醉不思归。

有那么一瞬间，我突然就在想：或许这屋
子临窗处可能会有一架古琴吧？倘若遇上雨
天，那琴旁是否正端坐着一位白发苍苍、仙
风道骨的老者？焚香、品茗、抚琴、听雨。秋风
过处，那竹林淅淅沥沥的雨声，那婆娑起舞
的片片竹叶，莫不成了他心中最安逸脱俗的
欢喜……
将身借住尘世外，林下听雨也听风。走过

漫漫红尘，遍赏人间风景，恐怕再没有比《半
山听雨》更走心上头的曲子，不信你听，那袅
袅的琴韵可不就是属于一个人的清欢么？

昨夜踏月而来，只因你在山中；今日尽兴
归去，心有别样秋色。
四季流转，蹉跎半生忽而秋至！且让我继

续借这寻常烟火，煮一壶清浅的月光，一杯
能消俗世风尘，一杯可温岁月芬芳。

踏月来兮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样样样样样样样样样样样样样样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
邹 敏

沿着公路盘山而上，吹着别山湖
送过来的风，路边的竹林不停地倒
退，车子像一尾鱼一下子就滑进堆谷
山的秋天里。

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金秋的
堆谷山，还不到层林尽染的时候，但
是在这里，你能真真实实地感受到秋
的气息已经蔓延开来。对面耸立的高
山还是以青绿色为基调，向大自然展
示生命的繁茂，只那一株株撑着华盖
的乔木，像在暗夜里突然绽放的烟
花，盛开到荼蘼，缃色、酡红色、茜色、
藤黄色、明黄色……温暖而有质感的
色泽，构成一道道分明的灵动肌理，
将高山渲染成一幅色彩鲜明的油画，
璀璨夺目。

凉风有信，一叶知秋。山生云，树
生风，秋风吹红了山脚的六角枫，当
红透的枫叶飘过老房子前的柿子树，
树上的绿叶纷沓落下，柿子一个个立
刻饱胀起来，换了黄衣服，挤挤挨挨、
沉甸甸地压弯了枝头。墙边靠的那根
竹竿或许就是去年打柿子的那根，只
是打柿子的人正在忙着将刚晾晒好的
稻谷装进谷仓，而忽略了枝头的美
味。菜园地里蔬菜被阳光晒得恰恰入味，青皮黄瓜爽脆、橙
皮西红柿酸甜，咬一口唇齿生津，刚好解渴，它们赶在寒冬
来临前结出最后一波果实。

溯溪而上，两侧峰峦竞秀，岩石嶙峋。溪水平缓，水流
如洗，清澈见底。溪边的草丛里或绿或黄或有小花悄然开
放，阳光透过树叶在细细的砂砾上摇晃，鱼儿在光影间追
逐零落的枫叶游荡。时光深浅，鱼儿不知岁月，山中已过流
年。
向美而行，来到“全国文明村”堆谷山村的入口。村头

的柳树轮回了300多个寒暑，埋积的枯枝落叶在脚下层层
叠叠，“咯吱咯吱”的脆响从脚边传遍山野，“踏秋”一词更
有实感。村头有树，树旁是家，老柳树枝叶葳蕤，把根深深
地扎进土地，守护着古村，迎来送往，是外出游子回家的方
向，也见证着村庄日新月异的变化。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晒秋”是山里秋天独有的
仪式感，每当秋风将天空和大地打扫干净后，堆谷山的“晒
秋”就开始了。农户们将田野里的庄稼收割完毕，留下平头
的稻茬、排队的秸秆、绑着辫子的芝麻架。家家户户门前随
处可见晒着稻谷、玉米、芝麻、天麻等刚从地里收回来的农
作物，虽然表面摸着是干燥的，但里面湿气重，为了避免它
们在冬天发霉，自然要在秋天好好地晾晒一番。一想到寒
风中，南瓜粑粑、糖炒栗子、烤红薯这些“土”掉渣的农家美
味，在炊烟之下散发出熟悉的香味和热量就让人身心俱
暖。
走进村落，感受农户们为农事忙碌，他们“累并快乐

着”，享受着收获的惬意。秋至腌咸菜是堆谷山饮食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把这里独有的高山蔬菜，萝卜、雪里蕻、胡
萝卜、洋葱等等洗净晾晒，加盐、辣椒等调味一并放入坛
中，腌制一段时间。小咸菜清脆爽口，清晨配一碗白粥，至
简至美。

一半绚烂秋色，一半人间烟火，秋入堆谷山，感受天高
云淡的自由，聆
听白墙灰瓦和
深红浅黄的交
响曲，田间地头
和灿烂秋收的
二重唱，与古朴
村落来一场时
光的邂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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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十二

寒露惊秋晚。当侵晓的光从绮梦泄
入尘世，残月的冰凉便化作草尖微颤的
清露。
自从我又开始磨磨蹭蹭地去驾校练

车，身边的各路大侠一见到我，张口问
的话便从“吃了吗”变成了“考到哪
了”。每个周末，乘着瑟瑟秋风骑上共
享单车，哼着小调蛇行在曲折的小道
上，总感觉自己变成了一只自由飞翔的
乳鸽，七分秋色，二分淡云，一分流
水，满腹的诗意宛如一刀切开的柑橘，
止不住地溢出甘美的清香。

从明月港湾找了条小路穿到淠河边
上，就能看到四五成群的老大爷们在河
边钓鱼，无论晴空万里，还是小雨霏
霏，或是凛风造访。目之所向那粼粼长
河，湿滑的堤岸，仿佛坐下来就能得到
一个奇异的白日梦。

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
黄。狭窄的小道两旁，触目而来的便是
各色的草木。子曰：《诗》可以兴，可
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
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然而我
对这些树名却知之甚少，只识得最常见
的槐树、银杏、桂树与栾华。

栾华是我今年九月初才认识的树，

其实在六安，这是一种十分常见的行道
树。通常春季的时候，长出娇嫩的红色
叶片；到了盛夏时节，碧色树冠的最上
方，叶子又渐变成明丽的黄色；秋天的
时候最漂亮，结出许多淡红色的“小灯
笼”在枝头摇曳生姿。这实在是一种妙
树，树如其名，华美又浪漫。即便是再
平凡的街道，有了栾华的默默守候，也
能走出一种出尘的梦幻。

清晨的凉风蕴着蓬勃的朝气若即若
离，晨练的人们也开始三三两两地出来
走动。待到骑着小车路过一户农家乐的
时候，篱笆栅栏围住的鸡群总是叫得此
起彼伏，妙趣横生，听了止不住地发
笑。杜鹃隐在树林里数着拍子，发出
“布谷——— 布谷——— ”的鸣叫，偶尔还
能见着一条黄鼠狼飞快地在草丛中窜上
窜下。小时候学陶渊明的《桃花源

记》，其中有几句记得特别清楚，“阡
陌交通，鸡犬相闻。”他们家养的两只
狗倒是老实，趴在地上慵懒地打着哈
欠，半天也不挪身子，于是便可以很安
然地从它俩身边慢悠悠地骑过去，心绪
也变得更加从容。

书中说过，心美，万象皆美，要会
从常人不经意处寻得趣味。春华秋实，
岁物丰成，总是令人生出对生命的感悟
与动容。尼采所描述的日神精神和酒神
精神，讲的是就算人生如梦，也不能失
掉梦的情致与乐趣；就算人生是幕悲
剧，也不要失掉悲剧的壮丽和快慰。流
年如寄，车足马尘间或是喧嚣，或是躲
闪，或是疏恍，心灵却在轻云微月处寻
遇一处隐逸的净土，在这令人沉醉的熏
风之中，静守岁月安好。

皋 城 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 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
丁瑞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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